
行书《明·钱邦芑 瓮安道中》 李守卫

李守卫：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
江 苏 省 青 年 书
法家协会理事、
淮 安 市 开 明 书
画院院长。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2024年 3月 15日 星期五

娄山关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邱奕 版式设计：查雨施

又见贵阳

默神一算，上次来贵阳已经是 30 年前的事了。
30 年时间肯定不短，却也不算太长，转瞬间便是沧
海桑田，山乡巨变。

在那之前我来过三次贵阳。第一次乘坐的是
“直快”列车，那车既不直也不快，从长沙到贵阳竟然
走了将近 14个小时。旅途漫长，身心疲惫，深感“蜀
道难黔道更难”，走了第一趟不敢再走第二趟，后两
次只好选择坐飞机过来。

这一次乘坐的是高铁，感觉特别奇妙。贵州地
处西南高原山地，平均海拔超 1000多米，山地丘陵
占据全省总面积 92%以上，是国内唯一没有平原支
撑的省份，列车竟在山峰和峡谷中高速穿行，如履平
地，4个小时不到，列车已经抵达贵阳。跟乘坐飞机
相比较，省了提前候机托运行李的时间，倒是更加方
便，更加快捷。

轨道列车不可能翻山越岭，便钻山而过，路程反
而缩短了不少。只是隧洞太多，几乎首尾相连，绵延
不绝。时速近两百公里的动车，穿过隧洞的时间短
则三、五分钟，长则十几分钟甚至更多。窗外景色根
本无暇观赏，刚刚从黑乎乎的山洞里穿出来，蓝天白
云在头上刚刚闪现，动车组又钻进了另一个隧洞。
有一刻我甚至冒出来一个念头，返程的时候，要记得
在笔记本上一笔一笔地画“正”字，非要弄清楚这一
趟究竟穿越了多少个隧洞。200个恐怕还不止。

最神奇是即将到达终点贵阳的时候。车票上明
确显示抵达时间是下午 4 点整，离终点站只差 5 分
钟了，不仅没有要减速的意思，整列动车还在一条隧
洞中加速穿行，给人一种列车晚点的感觉。跟乘务
员打听，她说非常正点，这便令人心生狐疑：难道贵
阳高铁站就在这条隧洞的出口处，跟隧道紧密对接
成为了一体？

我显然缺乏速度与距离的概念。出隧洞后，还
有一座很高的铁道立交桥，然后才减慢速度，驶入贵
阳高铁站。列车踩着时间点稳稳地停下来，不多不
少，刚刚4点整。

走出车站举目四望，高大的建筑群与秀丽的山
峰齐肩并臂，争高夺艳，现代气息与天然景象浑然一
体，相得益彰。

当然，30年前的贵阳模样肯定找不见了。说实
话，30 年前的少许记忆早已经稀薄浅淡，但是非常
奇怪，说不清为什么，踏上这块土地，当即我便认出
来了：这就是曾经来过的贵阳。

安顺“四知堂”

说起来还真有点难为情。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尼亚加拉大瀑布都观赏过了，几十年前就有所耳闻
的黄果树大瀑布，我不仅没去观赏，连它在贵州省什
么方位都不知道。车到达安顺市的时候，忽然发现
有一条“黄果树大道”，这才悟觉蜚声中外的瀑布盛
景就在身边。

不仅没去过黄果树，安顺这个地名也是非常陌
生，实在太过孤陋寡闻。这里其实离贵阳很近，一个
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午饭后出发，从高速公路下

来，车子直接开到了一个叫“四知堂”的院落，顿时引
发了好奇心，不知道何为“四知”。听当地朋友介绍，
才知道其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东汉永初二年（公元 108年）春，东汉名士杨震
调任东莱太守，路过昌邑。当地县令王密是杨震在
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见杨震到来，晚上携带
10 斤黄金悄悄前往拜访。一是对杨震过去的举荐
表示感谢，二也是希望老上司日后继续关照。杨震
当场拒绝了这份礼物，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客气，便劝道：“暮夜无知者。”
杨震很生气，训斥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
无知？”王密极羞愧，赶紧带着礼物狼狈而回。“四知”
也因此成为千古美谈，后人便将“四知”命为堂号。

眼前这座“四知堂”修建于清同治年间，占地约
100 多亩，院内房屋 40 余间。堂屋正上方，端端正
正挂有“清白传家”匾额，寄望后辈清清白白做人，干
干净净做事，将来如有人步入仕途，更是要像先祖杨
震那样无私为官，清正廉明。

“四知堂”里的楹联字画，无不渗透出种种清廉
文化精髓。比如“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
存君国，岂计身家”“雄著经，慎著史，赫赫文章传世
骥；汉时相，宋时将，堂堂姓氏炳人间”“世事让三分
天宽地阔，心田留半亩子种孙耕”等等楹联格言，无
不承千年祖训，壮万里情怀。

打凼村：“浪哨”小石桥

贵州省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位于西南部与
云南、广西交界处便是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据史料记载，布依族祖先从事农业为主，很早就
开始种植水稻，享有“水稻民族”之称。除此之外，这
还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早在上世纪建国初期，
几名部队的作曲家来布依族地区采撷创作素材，当
地一位民歌老人乘着酒兴，手指一棵桂花树，用山歌
曲调随口编唱一句“桂花开放贵人来，贵人不来花不
开”，作曲家顿时灵感闪现，谱写成了一首脍炙人口
的歌曲《桂花开放幸福来》。“桂花生在贵石崖，桂花
要等贵人来，桂花要等贵人到啊，贵人来到花才开。
桂花好比我的心，贵人就是解放军……”

这首群众歌曲一炮打响，很快就唱遍大江南北，
布依族民歌蜚声全国，广为人知。在我的脑海中，那
首发自肺腑的歌词，尤其是那种流自心田、平实优美
的曲调，至今难以忘怀。

没料想天遂人愿，此次安龙采风，又一次听到了
那种曲调。而且是本地布依族老乡当面演唱，福分
实在不浅。

出安龙县东北方向不到 20公里，有一座风景秀
丽、环境幽雅、林木葱茏、古树参天的小村庄，名曰

“打凼村”。村子不大，面积却不小，尤其在全村人口
中，布依族村民占了 98.5％，是一个典型的民族
村寨。

走进村委会，墙壁上满目琳琅，挂满了省、州、县
各级授予的命名证书：“文明村寨”“五好村”“五好基
层党组织”“青年文明之家”“治安模范村”等等。其
实走进村子的那一刻我们就感觉到了，这个民族村
寨肯定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先进典型。

村支书是一名 30 岁左右的年轻女子，眉清目

秀，大方端庄。她告诉我们说，“凼”字是水坑、水塘
的意思，然后领着我们去参观那座名为村名的池
塘。池水清澈碧绿，浮萍簇簇；农舍错落有致，炊烟
袅袅。有一条清澈的小河绕村寨流淌，岸边垂柳，河
上古桥，种种的田园景象，宛如一幅写意山水画。

回到村口一座小石桥，忽然看见六七位布依族
女子在栏杆上并膝而坐。看上去她们各自上了些年
岁，那模样小则 50 岁大则 70 岁，神态淡定，面容安
详。看见我们走过，一名 60来岁的大姐便站起来微
笑地望着我们。其他女子也在朝我们望，目光中仿
佛有种挑战的意思。村支书便小声告诉我们，要唱
歌哦。不唱歌过不了这座桥哦。

我们这一群人当中，除了村支书是名年轻女子，
其他清一色都是男人。四面八方过来的一群大老爷
们，写文章还凑合，唱歌可就捉襟见肘了。正犹豫
着，那名大姐亮着嗓子就唱开了。她唱得非常好听，
不温不火，情意绵绵，大意是远方的客人坐一坐吧，
我没有好招待就唱个歌吧。大哥你也不必讲客气，
还我一个歌就行了。

她的歌声非常真诚，又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就
在对面的栏杆上坐下了。跟她们相比，男人们显得
扭扭捏捏，很难放得开。对方一连唱了好几首，实在
挨不脱了，我们当中一名老作家才回了一曲。开口
竟然是美声发音，唱了一首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
瓦罗蒂的代表作《我的太阳》。他的确唱得非常好，
音域宽广，字正腔圆，却与乡村对唱的曲调不太吻
合。有如一碗辣子雪里红上面盖了一片西洋奶酪，
色香味都不怎么搭配。

对面另一位大姐丝毫不为老作家的音乐天赋所
动，立即回唱道：“哎——哥哥远山远路来，妹妹桥上
等你回。哎——左不来，右不来，花在花园枉自开
……”顿时便笑翻了一桥的人。

其实这种对歌的形式各地都有，特别是民族地
区。在湖南的湘西自治州，土家族对歌，苗族也对
歌。据说过去有好多男男女女，通过对歌都找到了
终身伴侣。这样的活动，我们那边称为“浪哨”。再
一问，布依族这边也这么说。

当然，在这样的场合，轻松欢快才是主基调。歌
词极其生活化。几乎都离不开男情女爱，不掩饰，不
矫情，各种暗示隐喻巧妙绝伦，常有令人称奇之处。
虽然没有多少严肃的内容，但是极其生活化、情感
化。村民们在日复一日紧张而辛苦地劳动之余，用
自我娱乐方式放松一下心情，也是无可厚非的。我
多次注意到人们在这样的场所，每个人都是那样投
入，那样惬意，浑身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不知道为什么，结束了本次贵州之行，忽然觉得
时间过得太快，内心竟然有一丝不舍的感觉。

这一辈子走过的地方着实不少了，感受也各不
相同。国内国外，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也有很多，却
不见得会一去再去。

经验告诉我，“值得去”和“想去”是两码事。想
要一去再去的地方，必定会一去再去。

区别在于，值不值得是理性的考虑，想不想则是
情感所致。

只是想一去再去的地方并不太多。而多姿多彩
的贵州，那是一定要再次前往参谒的。

（贵州省作家协会供稿）

鼓浪屿情思
■ 韩中州

生活不只有一种态度，生存也不只有一种方式，同一种
生活，同一种方式，如果有不一样的心情，也许就有不一样
的滋味。当生活千篇一律，波澜不惊时，到一个能让人触景
生情的地方，好好放松一下自己，心情会豁然开朗。

鼓浪屿便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
岛，空气里到处弥漫着迷人的气息，到处氤氲着美的元素：
远眺，蓝天白云，波光粼粼，孤帆远影，白鹭翔游，秋水共长
天一色；近观，绿树红花，老屋幽巷，粉墙红檐，依山傍势。
不同的时候去鼓浪屿会有不同的感受。

20世纪舒婷的一首《致橡树》和郑绪岚的一曲《鼓浪屿
之歌》，使多少人对鼓浪屿心向往之，许多人冲着这诗和歌，
去鼓浪屿寻梦、凭吊、怀古、探幽，还有的是为了改变一下
心情。

这个花园一样、没有车马喧嚣、没有污染的小岛，犹如
远离尘世的桃源仙境，成为诗意的安身之地。清纱漫笼的
清晨或晚霞绚丽、华灯初上的黄昏，跟着感觉在曲曲折折、
高高低低、幽幽静静的巷弄，信步游走，在爬满青藤的老屋
前驻足，在荒芜的庭院前流连，在凉爽的海风中徜徉，坐听
潮涨潮落，抚触陌生或熟悉的景致，你会有异样的惊喜或惆
怅。掩映在绿树碧浪之间的那一栋栋精巧别致的别墅、公
馆、屋舍和罗马式圆柱、哥特式尖顶、巴洛克式浮雕、门楼壁
炉、镔铁钩栏、斜顶天窗，无不洋溢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情怀，沉淀着岁月的沧桑，铭记着时间的流逝。

1842 年鸦片战争后，美、英、法、德、日等 13 个国家在
岛上设立领事馆，在这个人间仙境修筑风格迥异的各式建
筑。20世纪 30年代许多华侨富商也在岛上修建中西合璧
的花园别墅，短短十几年就建造了 1000多幢别墅，鼓浪屿
于是有了“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从生锈的花窗、铁艺
大门，木雕的百叶窗、花格门，断裂的护栏，斑驳的老墙，长
满青苔的石阶，雕花的石柱，砖砌的猫头鹰窗，鹅卵石铺就
的地面，大理石雕刻的灯柱……你无处不感到昔日的印
记。渐行渐远，渐行渐深，仿佛时光倒流，目光所触，使人油
然而生前世今生的感慨。在变迁中这些住所演绎了怎样的
故事？

鼓浪屿是一座碧海簇拥的海中花园：那刚烈红硕的木
棉花，雍容华贵的木芙蓉，娇艳可人的蔷薇，匍匐蔓延的紫
藤花，郁郁葱葱的枇杷树，盘根错节、虬枝盘旋的古榕树，簇
簇丛丛的三角梅，遒劲笔挺的棕榈、槟榔、椰子树，柔意绵绵
的相思树和许多不知名的花木，极尽盎然之生机，呈现浓郁
的风情。自然与人文、文化与历史，在海天之间和谐地相融
相生、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使鼓浪屿犹如一个巨型的微缩
盆景。

在鼓浪屿有两种植物因诗人舒婷的诗而风靡大江南
北，成为阳刚和阴柔爱情的象征，它们是橡树和木棉。鼓浪
屿也因诗人种植的橡树和木棉而变得情意绵绵，经常吸引
一些恋爱中的男女到岛上栖居。除了舒婷，小小鼓浪屿，还
出了林巧稚、殷承宗、许斐平等名人，而客居鼓浪屿的文豪
鲁迅和林语堂似乎也时常被当地人宣传，可见文化的魅
力。受林语堂邀请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在岛上只住了
短短的 4个月。也就是在水月风花的鼓浪屿，鲁迅频繁与
许广平通信。其间鲁迅还写了著名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而漳州人林语堂，10岁时随传教士父亲来到鼓
浪屿。林语堂故居位于鼓浪屿漳州路 44号，是一座 U形的
英式别墅，是鼓浪屿最古老的别墅之一，约建于 19世纪 50
年代，距今已有170多年了。

鼓浪屿还是一座琴岛，是名副其实的音乐之乡。从这
里走出的音乐家、歌唱家有 200多位。坐落在海边的菽庄
花园的“听涛轩”，原是富商林尔嘉的寓所，现辟为钢琴博物
馆，收藏了世界各地不同年代出产的各式古色古香的 40多
架钢琴。包括稀世珍贵的镏金钢琴、世界上最早的四角钢
琴、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古老的手摇钢琴、脚踏自动演奏
钢琴等。

鼓浪屿是用来怀旧的，用来沉淀心灵杂质的，用来远离
浮躁嘈杂的。离开鼓浪屿，岛上闲散的时光和那些纷繁的
旧事，不时萦绕脑际，使我长久不能释怀。一次不期而遇的
惊喜，一种莫名惆怅的感动，让我陷落鼓浪屿情思的幻境。

黔行漫记
水运宪

水运宪： 湖
南省作协名誉主
席，先后在国内
外公开发表多部

（ 篇 ） 长 篇 小
说 、 中 篇 小 说 、
短 篇 小 说 。《祸
起萧墙》 获第二
届全国优秀中篇
小说奖；大型话
剧 《为 了 幸 福 、
干杯》 获全国优
秀剧本奖；作为
编剧的电视连续
剧 《乌龙山剿匪
记》 创全国收视
纪录，获中国电
视金鹰奖。

清水有约
■ 刘靖林

据说清水铺乃川黔重镇，地灵人
杰，自古繁华。

到过清水铺的人往往说起那里的
独山塘，特别在那里长大或者生活过的
文友，都有些难忘的故事，说来更是绘
声绘色，塘产生的故事和故事中的塘，
与文人结缘了，进入了文章的，抑或茶
叙酒聊的，点点滴滴的累积，在我的间
接印象中就油然地不得了起来。

清水铺的得名就因了这清亮亮的
水，水中唯有一山，叫独山，塘也就叫独
山塘。独山形似海螺，古时文人们因此
称其螺峰，独山塘也得了个雅号：螺峰
湖。

之前清水铺于我真的只限于据说
而已。一直向往着，却也没有专门起个
念头走一趟的机会。

机缘终究还是要来的。在兔岁将
尽的冬日，守着办公室的杂事一堆，突
然来个电话，七星关区文联的笔会邀
请。周末，正好！正好圆我的这个梦
了。

临近的时候，远远地就见到那明镜
似的一汪水了。湖边，沿环湖路自然成
街。多的是商场酒肆，向南来北往的客
人敞开大门。是夜，2023年 12月 8日，
我们入住其中的清水大酒店。在这个
没有星月的夜晚，揭开帘子，透过窗的
星点灯光格外明晰，倒映着灯光的是模
模糊糊的湖面，偶有的几声犬吠倒显得
夜的特别宁静。听说常有夜钓者，这稀
疏的灯影辉光，可能也有一些是他们点
的吧。

清晨一起，开窗临湖，薄雾湖山倒
影，青瓦白墙人家的画卷！好似来到了
烟雨江南。

只是湖中的独山或是螺峰，却是没
有了，被削去螺峰的岛礁上，一些零乱而
不规则的房屋堆起来，像极了一艘破旧
的船。志书所载的螺峰，只可想象了。

所见者不免惋叹。
许多年前，一位老人站在螺峰湖

旁，感叹：江山如画好作诗！这位老人
就是这里的文化名人胡德厚。他久居
湖畔，写了不少与湖有关的诗文。其中
收录在《清水在东》一书中的七律《赋螺

峰湖》这样写道：
一池清水自天生，半老边隅未著

名。春暖谁怜花满岸，夜凉空负月三
更。苏公笔下吟西子，陶令书中叙五
陵。我为螺峰湖水唱，还期来访有渔
人。告诉我这事的正是老人的女儿
——胡大为女士，这次她正好同行，她
对故乡自然很熟悉，所以就成我们的向
导了。她父亲德厚老先生在那个特殊
年代里经历坎坷，却是生性豁达，不停
地与命运抗争，以诗书传家。

老先生坐拥西子湖般景，又像桃花
源内人。他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螺峰
湖鸣不平，日间的满岸春花为谁而开？
夜间的月华为谁而明？多么希望有人
来发现，欣赏和共享。老先生写岁月辜
负了的螺峰湖，同样也书写自己的命
运，诗外有诗，令人敬佩！

清水铺之名，除了清水源起螺峰湖
之水，这“铺”字，应同毕节市内的高山
铺、平山铺等地名一样，“铺”实乃“堡”
的演变，皆由屯堡而来。以“铺”或“堡”
同以“屯”命名的地方一样，曾经都是古
代的“屯堡”。我们毕节这样的地名不
少，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明朝时，多处地
方都曾屯过军，设立过屯堡。

这不，清水铺就有多处以屯为名的
地方。有老屯、小屯、留守屯这样一些
地名。

清水铺是历史上川盐入黔的要道，
这条浸透汗水的古盐道，每一步都是故
事。经清水铺的这条盐道，由四川叙永
至贵州大方瓢儿井。至今，这条古盐道
上，还残存着断断续续的一些石板路和
石阶路段，这些石阶石板上，那些拐锥
和马蹄留下的遗迹，几百年了，依然刻
痕深深。这是自古到民国年间，贵州穷
苦农民以背盐卖苦力为业养家糊口的
真实记录，也是新中国成立前“斗米斤
盐”的历史见证。

清水铺的人杰地灵也是有依据的，
这里走出去颇有成就之人。清朝中晚
期将领、三省提督、一品大员薛升就出
生在这里。乡间流传着嘉庆年间，薛升
在毕节灵峰寺吃仙桃后，得神力之助而
健步如飞、力大无穷，从武后屡建奇功
而升任广西提督的传说故事。这个传
说故事还进入了清代编著的《毕节县

志》。
这里也是一片红色照耀的土地。

就在伟人毛泽东神来之笔“四渡赤水出
奇兵”的同一条河流上游，川黔边界，同
样是占据赤水河天险的清水铺自古就
是一个战略要地。这片土地除了见证
明朝军队与元梁王残余势力的战斗，还
经历了明末“奢安之乱”等。抗日战争
时期，赵文海、阮俊臣领导的川滇黔边
区游击纵队贵州支队就以这一带为中
心，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和
与敌人开展游击斗争。

到清水铺，橙满园是一定要去的。
很多年前，朋友从橙满园带来鹅蛋柑，
形似鹅蛋，其实比鹅蛋大得多，凉性，多
汁而甜，酒后食之特爽。后来才知，这
其实就是脐橙。鹅蛋顶部有个肚脐形
的橙中橙，个个如此，没有例外。这是
我最先知道橙满园这个地方。

橙满园村地处赤水河河谷地带，拥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资源优势，非
常适宜柑橘生长。广种柑橘，为当地的
脱贫攻坚作了大贡献。在乡村振兴的
号角声中，当地又依靠科技的力量改造
果园，为乡民带来实惠。

就是这个恰好的季节，放眼望去，
满园的橙黄橘绿。进园细看，可以欣赏
到脐橙、血橙、锦橙、温州蜜桔、红桔、冰
糖甜橙、椪柑、红心柚等，这许多果子挂
了满树的生动景观。尤其是小孩子来
到果园最是开心，若有三四个小孩，蹦
蹦跳跳的，惊呼与欢笑着，开心得整个
园子沸腾起来。

果园主人在旁边热情地招呼，可以
随便摘吃。据说到这里来的客人都这
样招待，随吃不计，带走则上秤开钱。
游客们可开心了，来不及贪吃，更多的
人是举着手机，不停地拍照。这样的美
景谁不动心呢？

好水好山好果园，这样清丽的景
致，难免了文人们要一见倾情，当天，就
有几个作家写出了赞美的诗。

前贤苏东坡有诗云：欲把西湖比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有了到清水的体
验，我则想说：若把西湖比西子，清水则
似昭君。清水铺，其形象美，其内涵丰
富，好恰当地融为一体。

所以就令人心动而难忘。

古道茶飘香
■ 卢琼

沐浴着冬日暖阳，站在观音岩口，放眼川黔两省，一
条河从层峦叠翠中婉转铺陈，又曲折向东而去，如一湾
玉带，盘绕着青山。这就是为清池送来盐带走茶的赤水
河。那高耸入云的观音岩，轻捋一掬水，俯瞰着盐茶古
道的前世与今生。

踩着鹅卵石，平生第一次紧挨赤水河，不由得触摸
河水，感觉她的温度。她是那样的清，那样的明，那样的
暖。她不急不躁缓缓地走来，她知道生命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不用流淌得那么着急。她无声地流淌着，却默默
传递着盐与茶的故事。

坐在河滩上，感受着她流淌的力量和生命的气息，
心中便涌起一股宁静和踏实。微风轻拂，犹如一曲轻弹
的古乐曲子，从耳边缓缓流过，让思绪飞回三百多年
前。在黄昏下，长长的队伍影子被拉得很长，驮着盐、背
着酒和茶的汉子，赶着马匹，踏响山脊。古道上，马蹄铜
铃和着打杵声，唱响了山涧。风，是轻的，云，是淡的。
远方，是清池的牵挂；清池，是远方的梦乡。马帮汉子，
蹚过赤水河，穿越丛林，带着清池茶下过四川，到过南
京。那一世，那清脆的马铃珰，叮当……叮当……悠扬
的声音随着马帮越过高山，穿过丛林，给辛苦劳作的汉
子驱赶走长途的孤寂。见证过川盐入黔、黔茶进川，有
汗水滴滴答答，有经历急流险滩达到彼岸的欢欣……

踏进了清池江西会馆，灰瓦青砖青石板院落与外面
的高楼在同一时空隧道里共存着，却把外面的喧嚣繁杂
隔离在院外。抚摸着古老斑驳的窗户，时光仿佛凝固。
红砖灰瓦与雕花，就是一段段斑驳陆离的历史的墙，游
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让人走进了一个个虚幻却又现实
的画面。

坐在门槛上，耳畔似乎又响起嗒嗒的马蹄声和婉转
的歌声，还有觥筹交错与高谈阔论……

热心的当地人给我讲茶与盐的故事：公元前 135年，
汉中郎将唐蒙在鱼塘河畔购买了清池茶上贡，汉武帝品
尝后大加赞誉；明朝洪武年间，奢香夫人开辟了清池到
四川的古驿道，往来商人把清池茶运往四川、南京等地
出售。一时间，清池的盐茶古道商旅往来频繁，四方商
贾聚清池，造就了清池的江西会馆、四川会馆、湖北会
馆、贵州会馆等多家会馆。而江西会馆则是如今保存最
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会馆，列于多家会馆之首，当年商贾
云集，除从事食盐和茶叶交易外，还是重要的茶文化传
播场所。

夕阳西下，曾经的川盐古道和渡口旁长满荒草，赤
水河依然不急不躁地流淌。清水塘望着蓝天，鱼塘河映
着白云，那远去马匹和青衫的汉子消失在了古道的
尽头。

回首处，“川黔义渡”眺望着筑蓉高速，那是“清池翠
片”的诗与远方，清池茶香伴着古道延伸向美好的明天。

名家档案

春溪日夜深，渺渺孤客影。
浩荡起长风，悲来不自省。
游云倏已淨，天外诸峰冷。
山路故纡回，转望生奇景。
峰势随形变，联断未能审。
夕照既多姿，朱霞秀高岭。
飞鸟没空翠，不觉烟岚迥。
瞻顾欲移情，魂梦亦相引。
合当弃尘缨，尘卧丘壑永。


